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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18 日上午，阳光灿烂，我们的游览地是嘉峪关。刚进

景区不久，CC 毫无征兆地跟我讲，“我在想，后年的多友会有无可能在

成都办呢？”我对这个动议毫无思想准备，不过，还是很平静地答道，

“好啊！”他接着就开始回忆十二年前到华西都市报调研和到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座的记忆片段。这次讲座给他留下的审美印象是，

“哇，女生一个比一个漂亮，可男生都不咋样！”当时，硕士二年级的

我第一次见到了 CC——哦，不对哈，那时可不知道“CC”这一称呼啦！

而此前，我只在讲座隔壁资料室零星地阅读过他的那本教材《大众传

播理论》，很是喜欢。回忆完了，他又展望起来了，说什么“你看，成

都市区就可以玩好上好几天啦……”，此时我们正在爬一段长长的斜

坡，我在打肚皮官司，怎么一副重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压在我的肩头

了呢？一个足以令我打退堂鼓的闪念是，“我的个妈呀，这钱要到哪里

去起砍哦？”我步履沉重地登上嘉峪关城楼，阳光刺眼，我硬是没能

挤出一股豪情来。 

嘉峪关是我迄今为止登过的第二个长城关口，第一个是山海关。 

 

（这小子，啷个愁眉不展呢？  摄影师：谁呀？快来认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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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见识过大草原的我，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去内蒙古多友会。

自然，此行我还肩负了一项任务，学习内蒙古师大多友们的办会经验。 

2014 年 7 月 28 日，我和娅妮在暮色苍茫中到达了呼和浩特市区。

到宾馆放下行李后，我到娅妮-许静的房间去串门，正好栾轶玫也在。

我的到来，话题很快就转换到了第二年的成都多友会。轶玫对于四川

的美食和旅游如数家珍，她说，“我们可以去川西呀！”而大约一个月

前，我去西安参加了一个暑期班，与王晓梅和滕朋聚会时，我们就将

目标锁定在了川西。整个多友会期间，“去川西”的动议没有遭到任何

反对意见。有一天，我试探性地向何老板发出邀请，“何老师，明年的

成都多友会我们打算去川西，你要来噻？”他说，“只要是沾个‘川’

字儿，就不错！” 

论坛闭幕式，陶格图和 CC 要请我上主席台就坐，预告一下明年的

成都多友会。我的反应是，“现在连八字都没一撇，我有啥子讲的

嘛？”当然推不掉，我在上面讲了什么也已经忘了，反正肯定没有说

“成都多友会不办了”之类的话。那几天，我最忧虑的仍然是

M-O-N-E-Y 的问题。我问陶格图花了多少钱，他的回答让我倒吸一口凉

气。我当时就感觉，不拉赞助肯定不行，于是就找到老友张洪忠，请

他帮我牵线搭桥一家报社与他交情深厚的 P 总。他说没问题，令我开

始有了一点点信心。 

 



（看你娃儿能臭美好久？一会儿，响沙湾惊魂，吓不死你！  摄影师：张红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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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的一天，洪忠从北京到成都来参加一个汽车论坛，下

榻在川大刚开业的五星级酒店“世外桃源”。那晚，他、娅妮和我等位

一个多小时，大快朵颐地吃了顿“骉骉火锅”。第二天，他在论坛上遇

到 P 总，跟他提了“成都多友会”和赞助的事情，P 总很爽快地答应了。

会后，洪忠打电话向我转述，P 总有点纳闷，“黄顺铭跟我很熟的啊，

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讲呢？”洪忠实话实说，“他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

嘛！” 

11 月 14 日，洪忠到我院来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下午两点四十八分，

他微信语音我，“顺铭，顺铭，晚上七点过，我们和 P 总一起聚嘛，

我跟他约好了。”晚上，我们如约去到皇城老妈火锅店，P总正在宴请

几个上海朋友，我们也陪着用餐，边吃边听他们讲传媒圈的各种八卦。

送走朋友后，我们和 P 总到旁边的茶楼喝茶聊天。他简单了解一下多

友会的情况，然后问我们需要多少赞助，我们开口十万，他说没问题。

娅妮见他如此爽快，得寸进尺，“能再加两万吗？”，P 总连嗯腾儿都

没打一个，“好！” 

这个拉赞助的过程简直比我预想的顺利太多了，我心里犯起嘀咕

来，“哎呀，这钱真的能要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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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2日，这是学院安排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阅卷的第一天。

阅卷前的会议环节，学院领导几乎悉数到场。我见缝插针地找到曹顺

庆院长，说了成都多友会的基本情况，希望得到学院的大力支持。院

长说，“这应该没问题！”，让我先打个报告，还说接下来几天都不在，

可找人转交。当晚，我草拟了经费申请报告。第二天阅卷时，我托研

究生教务办的一位老师转交给院长。大约半个月后，学院有一批求职

试讲，试讲完，我问院长讨论了我的申请报告没有。他说，“我还没收

到你的报告呀！”原来，那位老师竟然把我的托付给忘了。其时，已进

入寒假，没辙了，只有等到开学重新递交报告。 

开学不久，我请兼有行政职务的多友陈侠代为打印并递交。她看

了我的申请书，觉得不够成熟，比如就缺乏详细的会议安排和经费预

算。她告诉我，学院另一位老师张罗的一个会议只批了三万块呢。我

顿时感觉情况不妙。不过，我仍然决定要开口“五万”，并把仍然大

而化之的修改稿亲自交到院办。4 月 7 日上午，院办负责报账事务的王

莉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学院已经批了我的申请，让我去拿批复件，以



后报账要用。我迫不及待地问，“批了多少钱呢？”她反问，“你自

己不知道申请了多少钱吗？”哦，原来院长只写了“同意”二字呀？

我真有点后悔了，“笨蛋，我啷个不狮子大开口一些呢？”有了学院

的这笔经费，我的心里稍稍踏实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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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下午两点零七分，刘娜在微信里发起一个聚餐群聊，商

量第二天她要请娅妮、徐沛和我吃饭的事情。这个群很快就获得了一

个正式的身份——“成都多友会筹备组”。 

在万达广场东源北京烤鸭店，我们边吃边聊，主要讨论了确定旅

行社和筹集经费两大问题。筹钱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旅行社则由

娅妮和徐沛负责。吃饭时，他俩就各自电话联系了旅行社的朋友，请

他们尽快做出一个川西行方案。接下来的两三天，他俩转来了好几个

方案。 

4 月 8 日，徐沛和西南民族大学的李谢莉一道，赴城大参加今年的

到访项目。第二天，徐沛就在筹备组微信群里反馈回了一些信息：“今

天 kitty 在问暑假办会的时间和日程……好像李老师还是跟她说的 8

月 1 日？总共 5 天时间？”。10 日，我去南京参加首届“多闻论坛”，

下午见到 CC 后，简单提了一下筹备进展。欢迎晚宴后，一大帮子人去

到 2008 年首届多友会的那间会议室，我又向大家汇报了一次。 

4 月 10 日到 14 日，娅妮先后拿到了川西小环线五日游和六日游的

方案，大家以最挑剔的眼光，对住宿、景点、门票、路况等都仔细推

敲。16 日，CC 返港后约见了正好在香港的刘娜，20 日又见了徐沛和谢

莉，谈了他对于成都多友会的一些想法。在刘娜发回的纪要中，CC 建

议以 120 人为上限，而对于文化考察，他建议请古诗专家介绍李、杜、

苏，考古学家介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请历史学家介绍蜀汉历史。我

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老板，您这样贪婪，真的好吗？” 

经过反复比较和权衡，我们最终选择了康辉旅行社。4 月 21 日晚

上七点多，娅妮微信语音我，“顺顺，那个，跟旅行社说好了，明天我

们去找他们签合同……”。22 日下午，签完旅游合同后，我在四点四十

二分发出了第一条“成都多友会独家报道”，其中写道，“各位多友，

今年成都多友会将于 7 月 26 日-8 月 2 日举行。时间不能再变更，因为

今下午已与旅行社签订了合同。我们将尽快发出会议通知和报名

表。……” 



 

(组委会第一次组队。服务员小妹，我跟你有啥深仇大恨，如此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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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晚上十点多，我在“多闻雅集”微信群里上传了报名表、

邀请函和活动方案、旅游线路三个文件。娅妮立即后悔地跟帖，“早知

道顺顺黄扫描旅行线路，我就会认认真真对待签名，字那么丑，脸丢

大了。”那晚，群里很是活跃，我对不少人发出“报名！报名！”的吁

请。事实上，从我在群里发出第一条独家报道时起，我就打定主意，

要利用“微信”这个社交媒体来进行营销了。娅妮试图制止我，她害

怕别人会觉得成都多友会是在“大甩卖”一样，而我完全不这样觉得，

依然要坚持微信营销。十一点二十九分，报名专用邮箱收到厦大乐媛

发来的第一份报名表，当晚，还有三位多友也发来了报名表，依次是

华中科大的徐明华、暨大的邓绍根和支庭荣。暨大的两位都是“大户”，



一家三口倾巢出动！还有不少人在微信上口头报了名。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利用赖床的那一会儿，就发出了一条独家报

道，公布了前三名。武大刘静慧很快就表态了，“错过太多多友会，不

想再错过。”她成功挤进了前十名。那天上午，CC 也趁发布郑欣记叙首

届“多闻论坛”的《门风 会风 春风》的机会，为成都多友会打了个

大大的广告：“刚刚在烟雨三月的扬州和李白打过照面，七月底还要在

成都和他聚首。听说东坡会来。杜甫可能也来。我特地请川大多友安

排讲座，介绍这三位诗人朋友对蜀地的描写。”兰大刘晓程也开始鼓励

起自己的导师“公关教母”（华中科大陈先红）来了，要她抓紧恢复身

体，教母回道，“希望届时可以成行，不然我这个‘极品多友’真要连

降三级了！”微信上热火朝天，有些暂时无法坐在电脑前填报名表的人

急了，向我口头报名，被我否了，有些人就热情相助。比如，“文献帝”

白红义就帮张宁报了名。 

晚上六点 26 分，我又发出了一条独家报道，“为了大家玩得开心，

本次旅游全程不进店购物，酒店四星级或准四星级（视当地具体情况

而定），用膳也比普通团更好。”我的用词遭到了“多友之友”李红涛

的嘲笑，“好高级哦，团餐不说团餐，说‘用膳’。”娅妮也微信语音我，

拜托我不要透露那么多细节，害怕万一兑现不了呢，要我以“闷声发

大财”的心理来进行准备。可我还是决定，要继续高调地营销。 

24 日中午十二点零五分，我又独家公布了报名进度，“报名开放不

到两天，一半名额已被占。”晚上九点零七分，我再次公布报名进展，

80 个名额已被占了。末了，还戏仿了一下《大话西游》的经典台词：

“还在犹豫的多友，赶快行动吧！否则，你只能这样喃喃自语：‘曾经

有一个美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

悔莫急，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立即引来

多人的回应。厦大佘绍敏一语揭穿我，“饥饿营销啊！”CC 说，“顺铭[，]

旅行社发达了”。晓程发问，“已报名的是不是可以竞拍让出名额，赚

点外快呢？”我回道，“从严从重从快打击黄牛党！”十一点五十二分，

我终于觉得可以调整 framing 策略了，改为公布余额：“正准备睡觉，

来邮件了，4 个名额又被占了。余额，33！”CC 立即重发了这一信息。

几分钟之后，余额将至 30。 

25 日上午，在我播报余额为 27 个后，清华刘惠芬发出感慨，“我

都没顾上纠结，就爆满了，啥节奏哇[?]”浙大吴红雨笑我，“饥饿营

销与传销都用上了。”南大朱丽丽跟着起哄，“改行吧！你这才能不营

销可惜了”，我回道，“你看，我性格内向，脸皮薄，讷于言，怎么适

合做营销呢？”，红涛挖苦我，“自从加入安利，就彻底变了个人儿……

从此节操是路人……”。下午四点半左右，同济柳珊报名后，突破百人

大关。不到一个小时后，我直接来了个大甩卖，“清仓啦，清仓啦！过

来看，过来瞧！最后 13 个，最后 13 个名额了哈！犹豫一天，后悔一



年哈！”接近十一点时，我又来了一次以退为进的发力，“错过成都多

友会，你损失也不大，不过是一盘麻婆豆腐，三两担担面，二两龙抄

手，一两顿火锅，一串串欢声和笑语，一段记忆……”十一点多，人

大王斌再添一把火，发了个“忘掉九寨沟，这才是四川真正的世外桃

源！”，他要我单请他三两担担面，我直接给他“外加十串钵钵鸡！”很

快，南师大庄曦私信我，“我家先生见到[王斌发的]照片就强烈要求同

去。”在距离午夜还十几分钟时，我宣布，“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了哈！

谁是那让我关闭报名通道的人呢？不管是谁，我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去报名专用邮箱中取消‘自动回复’功能！”26 日早上八点多一点，我

终于宣布，“特大喜讯：武大的吴世文同学抢到了最后一个名额！奖励

他三两担担面！报名通道关闭！那些犹豫的人啊，敬请期待明年的多

友会！” 

然而，这一天却是一个令我伤心欲绝的日子。八点二十八分，我

发出信息：“老话说，‘不要得意忘形’，看来是对的。报告了特大喜讯，

我准备翻开 ipad，在‘我要飞得更高’的歌声中起床。翻开盖子，却

只见一个刺眼的白苹果。这是对我几天恶意营销的惩罚吗，请问？”

经苹果售后检查，彻底坏了，我当天下午就买了一个新的。得知噩耗

的那一刻，我虽痛彻心扉，但脑海中闪过的却是刘欢的著名公益广告，

“大不了重头再来”！ 

 

 

 

 

 

 

 

 

 

 

 

 

 

 

 

 

 

 

(师徒齐上阵，卖力营销，谁与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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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结束第二天，我就着手进行旅游定金的事情了。晚上七点十

分，我在“多闻雅集”微信群里贴出《关于缴纳旅游定金的说明》。 

这一天，事情发生得还真是有点多。这是我个人备战川西体能训

练的第一天，我这样写道：“为了川西之旅，我从今天开始锻炼身体啦！

今天第一天，悠着点，跑三圈！可不要顺便也瘦身哦！”坚持锻炼三个

月，最后还是瘦掉了两斤，殊为可惜！晚上十一点半，CC 贴出了老同

学何晶记叙南京“多友论坛”的《因缘际会，“四多”齐备》，她丧心

病狂地用了一段来描述我的着装，深深地刺激了我。我立刻起意，坐

在床上，把 surface 摊在腿上，连夜赶了一篇《春天里审美叛乱》。第

二天一早，绍敏给出了一个将来时态的反应，“啊呀要把置装提上议事

日程了呀”。后来的川西行证明，依然只有我天天在搞审美叛乱。 

28 日，将近中午时分，我发布了独家报道，“清华的梁君健第一

个打了旅游定金。组委会将奖励他‘三两担担面’！”简直堪称“纠

结姐”的绍敏回得可积极了，“最后一个是不是也有三两担担面[?]”

下午两点二十四分，“公关教母”连说不的机会都不给我，就把她的

定金微信转账给我，帮她代缴。一小时后，我心一横，就宣布了一个

定金的另类缴纳方式，微信转账给我代缴。很快，北大的许静、南大

的王蕾和丽丽等人也都纷纷走了这个另类路线。陕师大滕朋赞我这是

“360 度无死角服务”。 

这一晚，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晚上六点二十七分，宋娴在

“多闻雅集”群里贴出了一张照片，只因为被我瞧了一眼，然后它就

获得了载入多友会史册的机会。二是，晚上十一点十八分，我另立了

山头，扯起一面“2015 成都多友会”的猎猎大旗。滕朋一语中的，“群

中群！”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看着自己的微信钱包迅速地鼓胀，鼓胀，鼓

胀，平生头一回体验这种奇妙的心花怒放！ 

对于不积极打款的人，我采用多种方式“追杀”。5 月 5 日晚上九

点半，我发布定金独家播报，“今天，我一改前两天以一种不特定的微

信催款策略和电邮催款策略，转而主要采取‘定点到人’的短信催款

策略，战果颇丰：还有 19 位多友未打款了。我明天是不是应该继续短

信‘追杀’那些忙得没时间打款的人呢？我有点罪恶感了呢！”我随后

继续保持一种“杀无赦”的姿态，然而推进得却异常缓慢。9日一早，

我在新群里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样写道：“截至今天早上 7 点 45 分，

还有三位多友未缴纳旅游定金：宋娴、佘绍敏和庄晓东。其中，前两

人尚在为决策而犹豫；‘庄总’是啥情况却不得而知，微信、电邮和短

信均无回应。组委会现在决定，悬赏一碗冒菜，缉拿庄总归案！此外，



佘一开始就询问组委会，最后一名是不是也有奖，在得到肯定答复之

后，说自己准备做那个‘定金终结者’。她能如愿以偿地勇夺一个咸鸭

蛋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5 月 10 日早上九点二十三分，我终于等到了绍敏的短信，“今天去

汇款 三个人 谢谢”，这意味着旅游定金的缴纳工作已基本宣告结束。

后来，“纠结姐”不知为何没向我索要她的奖品呢？那天晚上跑步时，

我心情之好，在群里发了一抹多的美食图片，力荐之：“这些美食，之

好吃，之安逸，之巴适，简直不摆了！” 

 

(艳红，你如此厚此薄彼，为啥不来成都多友会？  摄影师：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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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者无畏”，用来描述我在成都多友会筹备工作中的表现，实

在是比熨斗熨了之后都还更妥帖。 

“劳动节”那天上午，我有点百无聊赖，可又不想出去浪，就突

发奇想，“要不，来设计一下文化衫吧！”说干就干，我坐在窗前开

始构思起来，我要一个野心大一点的创意。我先在组委会的微信群里

贴出了我的想法，获得了基本的肯定。我发给 CC，说自己“生平第一

次搞设计！”，他回我，“鬼才。”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我就进行了

战略转移，在成都多友会的群里发布了一则独家播报： 

“各位多友，五一节快乐！今天，毫无艺术细胞的我突然心血来

潮，斗胆为成都多友会设计了两款文化衫（我在 word 里做的，看时请

忽略白色边框），旨在抛砖引玉。我的基本设计理念是：利用几个凝聚

着我们的集体记忆的符号元素，力图表现出多闻雅集作为一个学术社

群的性质。我坚决地舍弃了‘2015’、‘成都’、‘川大’之类过于

local 的要素。今天，我的过节方式是不是蛮独特的呢？欢迎大家来设

计 文 化 衫 ， 请 将 你 的 设 计 图 发 至 组 委 会 专 用 邮 箱 ：

forum_cd2015@163.com!中选者，将获得一个神秘大奖，开幕式上由 CC

亲自颁奖。” 

第一款正面的照片就是宋娴4月 28日晚发在“多闻雅集”的那张

海边合影。第二款的照片出自前年的兰州多友会，栾轶玫等一帮人在

鸣沙山沙漠里戏仿千手观音的情景。我的砖一抛，引来了七嘴八舌的

评论和建议。中青报叶铁桥看了设计方案，感叹道，“不知道是不是

身在其中的原因，看他上传的那些模版图，最喜欢的是我们这届做蓝

图的那件”。不过，大家都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我一份

设计稿也未能收到。对于文化衫，CC 也有自己的偏好，他私信我，“我

想只要两个 icon，一个是 cmc 图，一个印章。不要任何照片。简单干

净。”可我坚持要用照片来承载“社群”的意义，他说“有你的道

理”。随后，他提醒我去找一下轶玫他们在鸣沙山另一张合影，我很

快就从中大卢家银那里获得了那幅照片的原图。 

面对这些照片，我努力对它们进行了一番“意义建构”的工作。

红涛提到，“剪影比彩色人物更好，而且剪影可以虚化，不具体指谁，

更能代表大家”。他的这一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他，“我自己特别

喜欢第一款的照片，因为：它以其中的一届多友代指整个多友群体。

而它之所以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它是一种‘剪影’，淡

化了作为‘这一届多友’的特定性。而且，该照片给人以‘向往’、

‘自信’、‘意气风发’的感觉。”随后，“公关教母”又提出，应

该有 CC 的书法，我征求 CC 的意见，他的回应是，“不一定要字。要

的话，多闻两字够了。”他承诺专门写两幅，让徐沛带回来。我急迫

mailto:forum_cd2015@163.com


地让徐沛拍照发给我，比较了一番，我最后还是决定用 CC 先前为我题

写的墨宝中的“多闻”二字。 

 

（我说，你们到底在搞个啥子灯儿呢？ 主创：宋娴） 

设计理念和元素基本敲定之后，我开始在脑海里搜索谁才是最合

适的设计师，想来想去，吴来安是最佳人选。头一天晚上，她才微信

祝福我五一节快乐呢，这不，我就找她帮忙了。5 月 1日晚十点半左右，

我私信她，先确认她是否学美术出身，然后就说，“能帮个小忙吗？我

们在设计文化衫，需要把一幅照片中的剪影简笔勾勒出来。”其时，她

正在黄山老家，没有网络，救急时，就用手机热点上一下网。她询问

了基本的用途和设计理念，就开始做了。她还说，“前段时间还想着什

么时候有空给咱多闻雅集设计一品牌文化符号呢”！因为对于多闻雅集

的共同经验范围很大，所以我们的沟通非常高效，完全不用过多的解

释。她连夜赶工，做效果图。第二天早上，我回她，“早上 5点多居然

自然醒来，看到了文化衫样稿，我简直太喜欢啦！不知道，城大创意

媒体中心的那个 logo 能否用得上呢？”我也把效果图发到了成都多友

会的群里，收获一片赞誉。不过，我还是最麻烦的那个人啦，还觉得

有些不完美，又让来安修改了好几遍，她都耐心得不得了。5 月 2 日上

午十一点，我独家播报，“文化衫的款式确定为：男生白红款，女生红

白款，志愿者白黑款。请大家尽快报告自己的尺码！”晚上十一点左右，

来安终于定稿了，我无以为谢，就说了一句跟李红涛这个东北人一样

虚头巴脑的话：“跪谢！你下次来成都，我就是请你连续吃三天火锅

也无法表达我的谢意啊！”二十多分钟后，我在群里来了个新闻综述： 



“今天，吴来安九易其稿之后，已走过十一年历史的‘多闻雅集’

无形学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多友衫’。四个设计元素中的三个都出自社

群成员之手。剪影的照片的构图和创意出自最新一期多友宋娴，印章

由沈国麟创作，‘多闻’二字是 CC 赠予黄顺铭的一幅墨宝中的点睛之

笔。本次设计耗时仅一天半。” 

我就这样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在来安的倾力相助下，完成

了为“多闻雅集”设计首款文化衫的“壮举”——这样自我表扬，是

不是太无耻了？至于是谁最先把它称呼它们为“多友衫”，我就实在

记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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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我们努力奉行“阳光办会”的精神，风吹草动，我都

第一时间在微信上发布。然而，有一件事情却堪称国家级机密。开幕

式上，大家惊叫连连，不断听见有人叫喊，“抽我！抽我！” 

这事儿出自最老谋深算的那个人——你问谁呀，还能有谁呀？4

月 29 日，上午 10 点 23 分，CC 私信我，“我写了几张字要徐沛带回去，

给多友抽签助兴。字不好，别张声，到时候冷不防吓死他们好了。”我

回道，“这一次，这个抽奖环节绝对是高潮！”附和完了之后，我立即

提出了一个升级版想法，“开会期间，除了墨宝之外，再来三本《报人

报国》作为抽奖，既能助兴，获奖者亦能阅读，还能在教学中进行传

播，一举数得！”CC 的回答是，“可以带《报人报国》两本，多的没有

了。”我想已经赚到了，赶紧见好就收啊，“两本就完全足够啦！”中午

十二点，CC 再次私信我，“我的字不好，不敢轻易示人，怕人家要也不

好，不要也不好。豁出去，像你的时装。”这话简直让我得意惨了，原

来我的“审美叛乱”还能反过来激励自己的老板，真是了不得的不得

了啊！我说，“大家不会只关注字形的审美层面，更看重其中的那份深

情厚意（谊）！” 

5 月 8 日一早，CC 又私信我，“徐沛今天带回去的字，你帮我把关，

不好的挑出来，宁缺毋滥，多则滥矣。必也，得者珍惜。拜托。”答曰：

“我可不懂书法呢！您就不怕我私心啊，挑出来之后可就被我雪藏起

来了哈！”当天下午，我们在科华苑宾馆茶楼开学术午餐会，徐沛把东

西带给了我。晚上十点，我再次回复 CC，“出于稀缺性的考虑，八幅有

点多，我准备挑五幅出来去简单装裱一下，让它们变得更高大上一些！

您觉得呢？”我还问，“老师，书只有一本哇？稀缺性好高啊！”他回

我，“好，就 5 份。我再带一本《超越西方霸权》。”这让我高兴坏了，

“太棒了！估计大家更垂涎这一本，因为这是您的独著，代表作啊！”  

接下来，李谢莉主动认领了装裱任务。在装裱店，她电话我，报

告店里有哪些底色，并拍照发给我。我们商量后，为了确保每一幅的



唯一性，装裱五种不同的底色。有了背景的衬托，书法的韵味立即势

不可挡地显露了出来。 

后来，在做代表证时，我利用 Excel 为每个人随机生成一个 200

以内的正整数。后来，因为漏掉几人，就随机给了他们大于 200 的数

字。打印店的向老师不解，“为什么背后要弄个‘您的幸运数字’

呀？”我说了等于没说地敷衍她，“就是代表幸运啊！”虽然我大约

提前一周曝光了栾轶玫的代表证，但我想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我们到

底要干嘛。 

距离论坛不到一周了，CC 还是有点信心不足呢。7 月 22 日上午，

我提醒他别忘了带《超越西方霸权》来，并说“抽奖，是本届论坛的

一大亮点。”他下午才回我，“书无所谓，字则自不量力”。我给他打气，

“您甭担心啦！中奖者不知有[多]兴奋呢！”——哎呀，我刚刚才发现，

我居然打漏了一个多么重要的字啊！”他释然了，“豁出去了”。 

论坛当天，抽奖环节的别样互动把开幕式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嘿，你们幸运得让多少人羡慕嫉妒恨啊！  摄影师：志愿者卢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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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好多事情，就不一一啰嗦了。其中有一件小事情倒是特别值

得一提。7 月 22 日下午 1 点 35 分，我把与 CC 反复商量之后的《会议

手册》定稿发给他，3 点 12 分，他回我，“许静已升为教授”。那天，

也得知人大刘海龙也刚刚荣升教授，他半月前来川大参加符号学会议



时还是副教授。复旦的周葆华也荣升了教授。记得我当初在微信里公

布报名表时，前记者白红义就敏锐地注意到了。我于是决定，把刚刚

制作好的会议手册作废，重做。用 CC 的话说，“现在正好可以[给他们

仨]正名”。这个无声的宣告，相信很多多友都留意到了。 

7 月 26 日，早上九点多，在刘娜的电话催促声中，身着白色九分

裤和红白款多友衫的我走进了科华苑宾馆大堂。我先欣赏了一下眼前

志愿者们身上素雅的白黑款多友衫，随后，把欢迎海报挪到宾馆门口

靠近路边的台阶上。我站在海报旁，一位志愿者帮我拍下了那张我自

诩为“形象代言人”的照片。那一刻，在我眼里，一切的一切简直都

完美无缺了。那一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坐镇宾馆，迎接四面八方

而来的多友们。 

27 日，下午六点多，在分论坛总结和李老师的简短总结之后，娅

妮对于我们组委会的准备工作进行了简要回顾，她居然提到我当天早

上流鼻血的小细节，听得我都鼻酸起来。一整天的论坛那么真实、那

么生动、那么丝丝入扣地在我眼前精彩地上演完了。开幕式上，郑欣

代表多友的致辞与今年四月许静在南京多闻论坛上的致辞一样，堪称

完美。分论坛总结会上，葆华概括的“十一大关系”，与去年内蒙古多

友会郑欣归纳的“十一问”一样，让人击节叫好。 

当晚，回到家，我感到格外放松，开始收拾行李箱，我计划好了

每一天的着装。我定下的原则是，绚丽每一天！结果，就塞了满满一

箱子。第二天上午是参观川大博物馆。出门前，我在电话里把每一位

志愿者安排妥当。然而，当我被迫中断参观，与迟迟不出现的导游在

电话里理论，我就意识到，川西行我不可能做一名“普通游客”了。

哈桑所在的那辆车迟到了足足五十分钟，我见到她就冲她大发脾气。

三辆车装完行李后，康珠、拉姆和哈桑商量好了各自所负责的车辆，

徐沛、玉川和我也分好了工，各上一辆车。当我再次上到哈桑那辆车，

哈桑估计在悲叹自己命苦吧。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有着鲜明的两

面性：大多数时候，我都通情达理，也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当事情

背离常态或者有违合同时，我的态度强硬到没得商量。 

在川西，我与浩浩荡荡的大部队一起，愉快地审美叛乱了六天。

那六天，我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名普通游客，偶尔需要扮演一下论坛组

织者的角色。 

我相信，这次论坛一定有不少疏漏。做得不好的，请大家多多包

涵。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办会，我们都是“赶鸭子上架”。 



 

（那个谁谁谁，是你说“李红涛慈祥地看着黄顺铭”吗？  摄影师：李立） 


